
大
概
那
年
經
濟
好
景
，
有
回
新
春
茶
樓
中

就
聽
過
旁
桌
吃
開
年
飯
一
家
人
，
暢
談
炒
樓

經
後
，
做
母
親
的
指
㠥
她
身
邊
十
一
二
歲
的

寶
貝
兒
子
，
一
臉
得
意
對
在
座
親
友
說
：

﹁
他
呀
，
二
十
元
的
利
是
都
看
不
上
眼
了
！
﹂

那
兒
子
一
邊
拆
紅
包
也
一
臉
得
意
笑
㠥
點
頭
，
同

席
親
友
也
陪
太
子
開
心
展
露
讚
賞
神
色
，
一
致
認

同
這
老
媽
的
孩
子
﹁
聰
明
﹂﹁
醒
目
﹂。

可
不
知
今
年
利
是
公
價
行
情
多
少
，
十
元
？
廿

元
？
上
述
那
些
寶
貝
還
會
不
會
看
得
上
眼
，
同
時

暴
發
戶
家
長
的
紅
包
，
是
不
是
通
通
裡
外
皆
紅
，

最
低
面
額
一
百
元
？
好
滿
足
飽
受
家
庭
向
錢
看
教

育
二
零
孖
圈
後
的
小
子
了
。

過
年
派
紅
包
，
本
來
取
意
祝
福
，
無
非
是
成
年

人
逗
小
孩
子
開
心
的
指
定
動
作
，
我
們
這
一
代
，

孩
子
時
就
從
來
不
會
計
較
錢
多
錢
少
，
紅
包
接
到

手
中
就
歡
喜
，
可
是
有
過
一
段
地
產
金
股
齊
鳴
日

子
，
大
人
天
天
談
價
位
，
身
邊
的
小
人
們
耳
濡
目

染
﹁
識
錢
好
﹂，
風
氣
就
變
了
，
今
日
就
連
熱
衷

炒
賣
漫
畫IP

的
小
中
大
學
雞
，
都
睜
㠥
電
光
勢
利
眼
檢
視
叔

伯
姨
媽
的
紅
包
了
。

說
起
廿
元
十
元
紅
包
，
就
聯
想
到
電
視
史
上
五
元
那
一

封
，
那
封
紅
包
好
經
典
，
至
今
仍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
來
自
電

視
弱
台
邱
先
生
時
代
手
中
派
出
，
據
說
這
紅
包
還
是
那
年
賺

了
錢
，
慶
功
呀
，
那
麼
寒
酸
，
難
怪
員
工
譁
然
，
背
後
議

論
，
心
中
嘀
咕
，
笑
大
老
板
出
手
太cheap

。

可
是
今
日
回
想
，
還
覺
得
一
向
自
奉
甚
儉
的
邱
先
生
，
對

員
工
還
是
不
薄
。
平
心
想
想
，
是
弱
台
從
金
錢
嘜
時
代
到
紅

Ａ
字
唯
一
賺
過
的
一
次
錢
了
，
而
且
數
目
不
多
：
一
百
萬
！

一
百
萬
，
對
長
年
虧
蝕
的
電
視
台
來
說
，
真
是
少
得
可
憐
，

也
珍
貴
得
可
憐
，
就
是
那
麼
少
，
那
麼
珍
貴
，
老
板
也
不
忍

獨
自
撥
入
製
作
經
費
而
拿
出
來
跟
員
工
分
享
些
芝
麻
綠
豆
，

難
得
吧
？
再
說
，
這
一
百
萬
，
比
諸
強
台
年
年
賺
得
的
天
文

數
字
，
簡
直
牛
髀
同
蚊
髀
，
邱
先
生
那
五
元
，
對
比
之
下
，

強
台
員
工
慶
功
紅
包
又
收
過
多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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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馬
承
鈞

誰的紅包大？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撫
平
﹁
美
髯
公
﹂
朱
仝
與
﹁
黑
旋
風
﹂
李
逵

之
間
的
爭
執
後
，
﹁
托
塔
天
王
﹂
晁
蓋
不
失
為

山
寨
第
一
把
交
椅
頭
領
，
吩
咐
安
排
筵
席
，
高

高
興
興
飲
和
頭
酒
。

此
時
，
李
逵
說
出
自
己
原
本
留
在
﹁
小
旋
風
﹂

柴
進
莊
上
，
及
後
隨
柴
大
官
人
往
高
唐
州
探
柴
皇
城

病
，
遇
上
州
知
府
高
廉
妻
舅
殷
天
錫
要
奪
柴
皇
城
屋

宇
花
園
，
並
毆
罵
柴
進
，
自
己
看
不
過
眼
，
出
手
把

殷
天
錫
打
死
，
柴
大
官
人
乃
㠥
自
己
先
行
返
回
山

寨
，
由
他
善
後
。

﹁
及
時
雨
﹂
宋
江
聽
了
，
失
驚
道
：
﹁
你
自
走

了
，
須
連
累
柴
大
官
人
喫
官
司
！
﹂

﹁
智
多
星
﹂
吳
用
連
忙
安
慰
宋
江
﹁
休
驚
﹂，
待

﹁
神
行
太
保
﹂
戴
宗
回
來
，
便
有
分
曉
。

卻
原
來
，
吳
用
恐
怕
李
逵
在
柴
進
莊
上
惹
事
，
特

地
㠥
戴
宗
下
山
，
找
黑
鐵
牛
返
回
，
若
遇
不
㠥
，
必

會
到
高
唐
州
尋
找
。
吳
用
仍
未
講
完
，
只
見
小
校
來

報
：
﹁
戴
院
長
回
來
了
。
﹂

宋
江
心
急
想
知
道
柴
進
的
情
況
，
連
忙
出
迎
戴

宗
。
為
何
宋
江
這
麼
關
心
柴
大
官
人
，
無
他
，
只
為
培
植
自
己

的
勢
力
，
若
能
拉
攏
得
柴
進
此
皇
裔
埋
堆
，
在
梁
山
泊
山
寨
更

可
呼
風
喚
雨
。

戴
宗
到
堂
上
坐
下
，
說
道
自
己
到
了
滄
州
，
得
知
柴
進
與
李

逵
去
了
高
唐
州
，
便
逕
自
前
往
打
聽
，
只
見
滿
城
人
說
﹁
殷
天

錫
因
爭
柴
皇
城
莊
屋
，
被
一
個
黑
大
漢
打
死
了
。
﹂
連
累
柴
大

官
人
也
陷
於
縲
絏
收
監
，
柴
皇
城
亦
被
抄
家
，
﹁
柴
大
官
人
性

命
早
晚
不
保
﹂。

晁
蓋
聽
罷
，
怪
責
李
逵
到
處
惹
事
生
非
。

李
逵
則
說
：
﹁
柴
皇
城
被
他
打
傷
，
嘔
氣
死
了
；
又
來
佔
他

房
屋
；
又
喝
叫
打
柴
大
官
人
；
便
是
活
佛
也
忍
不
得
！
﹂︵
俗
語

謂
之
﹁
佛
都
有
火
﹂︶。

晁
蓋
只
講
一
兩
句
，
黑
鐵
牛
便
一
輪
嘴
反
駁
，
而
宋
江
要
他

向
朱
仝
賠
個
不
是
，
以
黑
鐵
牛
的
性
格
來
講
，
豈
肯
認
低
威
，

但
仍
俯
首
聽
命
，
且
言
﹁
我
不
是
怕
你
；
為
是
哥
哥
逼
我
，
沒

奈
何
了
，
與
你
陪
話
！
﹂
由
此
可
見
，
李
逵
身
在
梁
山
泊
山

寨
，
心
目
中
只
有
﹁
哥
哥
﹂
宋
押
司
；
沒
有
坐
第
一
把
交
椅
的

晁
天
王
，
這
也
是
宋
江
深
謀
遠
慮
，
培
植
自
己
勢
力
，
架
空
晁

蓋
的
現
象
。

有
云
﹁
滴
水
之
恩
，
湧
泉
相
報
﹂。
晁
蓋
聽
得
柴
進
有
難
，
柴

大
官
人
對
山
寨
有
恩
，
必
須
下
山
相
救
，
﹁
我
親
自
去
走
一

遭
。
﹂

此
時
，
宋
江
表
示
晁
蓋
乃
一
寨
之
主
，
不
可
輕
動
，
倒
不
如

由
自
己
帶
人
下
山
，
殺
奔
高
唐
州
救
柴
進
。

宋
江
此
舉
，
並
非
顧
及
晁
蓋
的
安
危
，
而
是
一
方
面
架
空
晁

蓋
；
另
方
面
自
己
爭
立
戰
功
，
反
正
上
陣
交
鋒
有
眾
頭
領
，
一

仗
功
成
榮
譽
功
績
歸
自
己
，
三
打
祝
家
莊
便
是
最
佳
例
子
。

於
是
也
，
宋
江
自
任
中
軍
主
帥
，
林
㜏
、
花
榮
、
秦
明
、
李

俊
、
呂
方
、
郭
盛
、
孫
立
、
歐
鵬
、
楊
林
、
鄧
飛
、
馬
麟
及
白

勝
等
十
二
個
頭
領
，
部
引
馬
步
軍
兵
五
千
作
前
隊
先
鋒
，
另
吳

用
並
朱
仝
、
雷
橫
、
戴
宗
、
李
逵
、
張
橫
、
張
順
、
楊
雄
及
石

秀
等
十
個
頭
領
，
部
引
馬
步
軍
兵
三
千
策
應
，
浩
浩
蕩
蕩
殺
奔

高
唐
州
。

梁
山
泊
大
軍
來
到
高
唐
州
地
界
，
早
有
軍
卒
報
知
州
知
府
高

廉
，
高
廉
冷
笑
梁
山
泊
﹁
草
賊
﹂
送
上
門
來
，
㠥
令
各
部
軍
馬

迎
戰
，
並
派
遣
號
稱
﹁
飛
天
神
兵
﹂
的
三
百
親
兵
上
陣
，
誓
要

擒
拿
宋
江
眾
人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七
四
︶

架空晁蓋
韋基舜

琴台
客聚

農
曆
大
年
過
後
第
一
個
賀
新
之

節
日
是
年
初
二
﹁
開
年
﹂，
年
初

二
傳
統
上
必
要
主
僕
親
友
一
家
圍

聚
共
飯
，
開
年
節
供
與
牙
祭
︵
同

一
日
，
年
初
二
亦
叫
開
禡
。
︵
禡

音
﹁
牙
﹂，
每
月
的
初
二
、
十
六
皆
為

﹁
牙
期
﹂︶，
必
要
有
白
切
㣆
和
燒
肉
及

象
徵
全
年
大
吉
大
利
之
鯉
魚
，
因
此
，

老
人
家
有
句
偈
語
﹁
年
初
二
㣆
項—

—

有
地
走
﹂，
即
指
年
初
二
多
數
宰
老
母

㣆
﹁
㣆
項
﹂，
可
先
燒
一
窩
㣆
湯
，
然

後
斬
吃
其
肉
，
老
母
㣆
到
這
天
一
定
無

地
可
逃
了
。

﹁
開
年
﹂
後
緊
接
之
節
賀
是
農
曆
年

初
七
之
﹁
人
日
﹂，
寓
意
眾
人
生
日
祝

人
人
健
康
壯
健
，
此
日
又
是
傳
統
各
家

鄉
子
弟
﹁
開
燈
﹂
之
日
，
大
凡
去
年
出

生
之
同
村
子
弟
到
這
一
日
就
到
祠
堂
族
譜
中
登

記
，
正
式
成
為
此
村
弟
子
之
一
員
，
把
一
盞
紅
紙

燈
寫
上
名
字
，
由
鄉
長
在
祠
堂
中
掛
起
，
並
分
給

此
戶
一
份
豬
肉
給
男
丁
，
所
以
從
此
人
們
以
﹁
生

仔
為
大
﹂，
亦
即
是
重
男
輕
女
之
主
因
。
而
今
年
龍

年
︵
壬
辰
年
︶
之
年
初
七
︵
人
日
︶
是
二
○
一
二

年
一
月
廿
九
日
，
在
筆
者
來
說
是
有
點
特
別
的
日

子
，
正
是
本
人
摯
友
﹁
亞
洲
歌
姬
﹂
鄧
麗
君
的
六

十
歲
冥
壽
﹁
死
忌
﹂，
香
港
鄧
麗
君
歌
迷
會
的
死
忠

歌
迷
已
籌
備
了
開
紀
念
演
唱
會
活
動
和
赴
台
灣
基

隆
金
寶
山
鄧
墓
前
拜
祭
，
是
以
這
一
次
過
年
我
們

又
多
了
一
個
話
題
。

過
去
每
年
此
時
，
這
一
日
有
紀
念
鄧
之
活
動
，

多
數
會
勞
煩
一
位
朋
友
，
無
㡊
資
深
藝
員
鄧
英

敏
。
凡
有
紀
念
演
唱
鄧
曲
模
仿
大
賽
等
，
必
由
歌

迷
會
長
張
艷
玲
恭
請
他
出
場
主
持
司
儀
。
因
由
一

九
七
五
年
鄧
麗
君
在
香
港
開
第
一
次
個
人
演
唱
會

開
始
，
便
由
這
﹁
同
姓
阿
哥
﹂
做
司
儀
，
以
後
至

一
九
九
五
年
鄧
每
次
之
演
唱
都
由
鄧
英
敏
登
場
主

持
，
如
此
倏
忽
過
去
卅
七
年
，
鄧
麗
君
魂
兮
已
杳

十
七
載
了
，
一
個
歌
星
死
後
，
歌
迷
和
昔
日
拍
檔

都
如
此
長
情
之
義
，
實
在
值
得
我
們
讚
嘆
。

﹁
開
年
﹂
在
即
，
﹁
人
日
﹂
之
際
，
突
憶
故
友

難
忘
，
以
此
為
記
也
望
喚
起
諸
位
的
一
點
回
憶

吧
。

年初二㣆項
阿　杜

杜亦
有道

露
天
風
呂
，
不
是
每
一
處
都
爽
，
每
一
處
都

妙
。
一
般
都
平
凡
得
很
，
只
在
戶
外
築
一
個
池
，

圍
起
籬
笆
，
就
像
家
中
的
浴
室
，
沒
啥
稀
奇
。

第
一
次
見
識
到
露
天
風
呂
之
妙
，
是
日
本
鹿
兒

島
的
櫻
島
火
山
旁
的
國
際
觀
光
旅
舍
，
位
於
海
旁

石
灘
上
。
泉
池
範
圍
頗
廣
，
池
內
怪
石
嶙
峋
，
也
不
知

是
天
然
、
還
是
人
工
搬
來
，
像
是
諸
葛
孔
明
擺
的
八
卦

陣
，
石
堆
內
可
轉
來
轉
去
，
忽
而
獨
身
一
個
，
忽
而
又

見
人
群
。

為
了
標
榜
露
天
的
特
色
，
精
彩
的
露
天
風
呂
，
名
字

前
面
必
有
形
容
詞
，
例
如
：
﹁
佳
景
﹂、
﹁
絕
景
﹂、

﹁
見
瀧
之⋯

⋯

﹂
或
是
﹁
見
晴
之⋯

⋯

﹂
等
。

我
見
過
兩
個
最
精
彩
的
，
都
在
日
本
東
北
的
青
森
縣

內
，
一
個
在
古
牧
溫
泉
區
，
名
為
﹁
絕
景
露
天
風
呂

—

湖
上
之
湯
﹂，
面
臨
一
個
小
湖
，
遠
處
湖
之
彼

岸
，
是
一
個
山
坡
，
坡
上
滿
植
松
柏
，
有
一
瀑
布
，
自

坡
頂
流
下
，
果
然
是
一
絕
景
。

另
一
個
在
十
和
田
湖
町
奧
入
瀨
溪
流
溫
泉
區
的
湯
治
之

宿
，
名
為
﹁
八
重
九
重
之
湯
﹂，
面
對
的
是
一
條
有
九
處

落
差
的
小
溪
，
形
成
一
條
九
層
瀑
布
，
高
處
蜿
蜒
一
線
的

溪
流
，
流
經
九
重
，
到
得
眼
前
，
已
是
洶
湧
之
瀧
。

要
真
正
領
略
露
天
風
呂
之
爽
妙
，
必
選
冬
季
、
位
於

雪
地
裡
山
坡
旁
的
溫
泉
。

露
天
溫
泉
也
者
，
必
有
一
個
室
內
姊
妹
池
，
可
以
先

在
室
內
熱
身
，
看
㠥
落
地
玻
璃
窗
外
滿
坡
白
雪
、
粉
雕
玉
琢
的
世

界
。
待
得
混
身
是
汗
，
毅
然
推
戶
而
出
，
趁
㠥
冷
空
氣
還
未
侵
入

你
的
身
體
，
便
投
入
露
天
風
呂
中
，
僅
剩
頭
部
在
水
上
，
呼
吸
那

口
冰
涼
的
雪
氣
。
浸
得
熱
透
全
身
，
捧
起
地
上
積
雪
，
擦
在
肌
膚

上
，
爽
不
可
言
。

第
一
次
浸
泡
露
天
風
呂
遇
㠥
下
雪
，
初
時
尚
渾
然
不
知
，
以
為

是
戶
外
飄
㠥
水
花
，
後
來
眼
見
一
片
片
鵝
毛
絨
似
的
白
粉
，
撲
面

而
來
，
一
臉
冰
涼
，
我
方
醒
悟
那
是
雪
花
，
心
頭
狂
喜
，
也
顧
不

得
池
外
有
一
條
多
寒
冷
，
挺
身
而
起
，
讓
那
雪
花
落
在
軀
體
、
飄

在
胸
膛
、
散
在
髮
端
；
雪
勢
加
大
時
，
彷
似
漫
天
飛
絮
，
分
不
清

是
雪
、
還
是
櫻
花
碎
落
，
當
場
呆
住
了
。

露天風呂爽不可言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過
完
農
曆
新
年
了
，
已

經
正
式
踏
入
龍
年
了
。

龍
，
雖
然
是
傳
說
中
的
動

物
，
沒
有
人
見
過
，
但
在

中
國
人
的
心
目
中
，
龍
是

好
的
，
所
以
古
人
用
來
喻
指
君

王
，
也
喻
指
才
俊
之
士
。
當
然

才
俊
之
士
在
古
代
，
是
不
能
穿

㠥
龍
袍
的
。

武
俠
作
家
古
龍
，
他
是
屬
蛇

的
，
改
個
古
龍
的
筆
名
，
是
希

望
能
在
武
俠
小
說
界
不
要
成
為

小
蛇
，
要
做
巨
龍
。
儘
管
當
時

有
人
認
為
，
這
個
筆
名
是
﹁
龍

王
爺
打
哈
欠
﹂—

口
氣
不

小
，
但
是
古
龍
的
作
品
，
畢
竟
還
是
在
武

俠
小
說
國
度
裡
，
曾
經
﹁
龍
王
爺
放
屁
﹂

卜—

有
風
有
浪
的
，
絕
對
不
是
﹁
龍
王

爺
打
噴
嚏
﹂—

毛
毛
雨
而
已
。

龍
既
然
是
傳
說
中
的
動
物
，
要
做
的
，

就
是
創
造
傳
奇
。
在
歐
債
危
機
重
重
下
，

咱
們
中
國
人
能
在
傳
說
中
的
龍
年
裡
，
創

造
出
經
濟
的
傳
奇
故
事
嗎
？
相
信
只
要
人

人
能
夠
﹁
河
裡
划
龍
舟
﹂—

同
心
協

力
，
是
能
夠
的
。

有
人
期
望
在
龍
年
生
個
龍
子
龍
女
，
這

是
望
子
成
龍
的
期
望
。
龍
子
的
意
頭
雖
然

好
，
不
過
也
不
能
忘
記
，
晉
代
崔
豹
的

︽
古
今
注
︾
裡
說
過
：
﹁
蝘
蜓
，
一
名
龍

子
，
一
名
守
宮
，
善
上
樹
捕
蟬
食
之
。
﹂

所
以
有
時
候
的
龍
子
，
可
能
會
成
為
現
在

難
得
一
見
的
蜥
蜴
，
所
以
生
下
龍
子
，
必

須
要
注
重
後
天
的
教
養
，
才
會
真
的
成

龍
。龍

最
怕
遇
到
甚
麼
？
是
鐘
，
因
為
龍

鐘
，
是
老
態
龍
鐘
，
是
潦
倒
龍
鐘
，
是

﹁
龍
鐘
蹴
爛
泥
﹂。
所
以
，
要
做
甚
麼
，
就

要
把
握
現
在
，
不
要
拖
到
最
終
︵
鐘
︶。
所

以
，
趁
㠥
還
是
正
月
新
春
，
祝
願
大
家
日

日
都
有
﹁
龍
馬
精
神
﹂，
人
人
都
能
﹁
龍
斷

可
登
﹂—

經
營
得
利
，
政
府
能
有
﹁
龍

韜
虎
略
﹂
以
解
市
民
之
憂
。

龍的閒話
興　國

隨
想國

有
報
道
說
，
將
出
版
的
新
書
︽T

he
O
bam

a

︾
一
書
揭
露
，
原
來
米
歇
爾

常
於
白
宮
內
干
政
，
與
奧
巴
馬
的
幕

僚
發
生
衝
突
。
謂
前
白
宮
幕
僚
長

R
ahm

E
m
auel

期
望
推
出
相
對
溫
和
的

醫
療
改
革
，
以
保
住
中
期
選
舉
達
致
雙

贏
，
但
米
歇
爾
卻
㠥
眼
丈
夫
能
否
堅
持
理

想
。
結
果
，
奧
巴
馬
推
出
極
富
爭
議
性
的

醫
療
改
革
。

原
來
是
奧
巴
馬
私
下
曾
向
幕
僚
透
露
，

太
太
曾
質
疑
他
們
的
方
向
不
正
確
，
謀
略

不
足
。
奧
巴
馬
像
很
多
男
人
，
把
兄
弟
間

或
同
僚
間
擺
不
平
的
事
，
拿
太
太
當
作
推

搪
的
藉
口
。

不
過
，
這
也
是
意
料
中
事
。
以
米
歇
爾

的
三
高
條
件
︵
高
學
歷
、
高
職
位
和
高

度
︶，
她
不
﹁
干
政
﹂
才
怪
哩
。
其
實
，
換

個
角
度
看
，
知
性
兼
理
性
的
米
歇
爾
有
法

學
博
士
銜
，
當
第
一
夫
人
前
是
一
位
執
業
律
師
，
也
曾

任
大
學
行
政
高
層
，
社
會
經
驗
豐
富
。
既
然
在
競
選
期

間
奧
巴
馬
需
要
夫
人
全
力
支
持
和
協
助
，
當
選
之
後
，

無
論
是
他
徵
詢
意
見
，
還
是
妻
子
主
動
獻
計
，
都
是
難

以
避
免
的
。

像
再
次
當
選
連
任
台
灣
最
高
領
導
人
的
馬
英
九
向
支

持
者
致
謝
，
提
到
妻
子
周
美
青
時
，
說
她
﹁
是
我
從
政

以
來
最
大
的
支
持
力
量
，
是
家
裡
面
永
遠
的
反
對
黨
，

永
遠
用
最
嚴
格
、
最
犀
利
的
標
準
檢
驗
我
，
鼓
勵

我
﹂。
就
無
意
中
透
露
了
，
夫
人
在
家
裡
干
政
了
。

其
實
，
美
國
第
一
夫
人
﹁
干
政
﹂
早
有
前
科
，
遠
的

有
羅
斯
福
夫
人
埃
莉
諾
，
近
期
有
列
根
夫
人
南
茜
。
列

根
和
南
茜
彼
此
的
深
情
被
影
星
查
爾
登
希
士
頓
形
容
為

﹁
美
國
總
統
史
上
最
偉
大
的
愛
情
。
﹂
然
而
，
她
對
七

旬
丈
夫
的
過
分
保
護
，
常
被
外
界
批
評
干
預
國
事
，
媒

體
更
諷
刺
她
為
﹃
皇
后
﹄
和
﹃
鐵
蝴
蝶
﹄﹂。
對
此
，
她

總
是
理
直
氣
壯
地
反
駁
。

其
實
，
夫
人
無
論
如
何
做
，
都
難
免
有
﹁
干
政
﹂
之

嫌
。
今
天
的
夫
人
早
已
不
是
養
兒
育
女
買
菜
煮
飯
般
簡

單
，
夫
婦
是
生
活
伴
侶
，
也
是
利
益
共
同
體
，
分
享
的

不
僅
是
生
活
小
事
，
還
有
國
家
大
事
。
夫
人
無
論
是
作

為
女
性
，
還
是
作
為
普
通
公
民
，
她
的
意
見
往
往
可
以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刺
激
總
統
夫
婿
的
思
維
，
有
助
政
策
制

訂
得
更
完
善
，
尤
其
當
夫
人
如
希
拉
里
般
能
幹
時
。

夫人干政？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年貨」二字，是伴隨春節而興起的一個千古不
衰的專屬名詞。
過去年代，每年一進臘月，左鄰右舍見面頻率最

高的寒暄詞便是：「辦的啥年貨呀？」、「年貨備
齊了嗎？」年貨在人們心目中的特殊位置由此可
見。所謂年貨，是指在過年之前置辦的一批平時捨
不得享用的好吃食物等。如今滄海桑田今非昔比
了，老百姓平日裡雞鴨魚肉早已習以為常，但辦年
貨這一傳統風俗卻「濤聲依舊」，尤其在一些偏僻
農村，年貨市場依然方興未艾。筆者近日在鄭州、
北京和寧波等地實地觀察了一些年貨市場，對於年
貨的變遷頗有感受，而年貨背後的故事更集中反映
出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

「票證時代」不堪回首
我的少年時代，正是計劃經濟時期，那時候過年

的一大意義便是可以放懷「打牙祭」，平時吃不到
的美食佳餚可在春節中一飽口福了。但當時物資匱
乏，最大宗的年貨無非是花生、糖果、瓜子和雞魚
肉蛋了。但買年貨依然離不開糧票、油票、肉票、
煙票、酒票等等，容不得你慷慨解囊。記得有一年
春節，媽媽把全家五口人兩三個月的肉票、油票集
中消費，一家人痛痛快快享受了幾天「饕餮大
餐」，代價卻是全家人接下來度過「三月不知肉味」
的憶苦思甜日子。
筆者至今記得當年辦年貨之艱難程度。那時在肉

食供應點買肉都要排隊搶購的，一些人為了買到好
一點的豬後腿，天不亮就趕來排隊，受凍挨餓自不
必說。我有一位老師叫劉良，任《鄭州日報》副刊
主任，是著名紅學家李希凡的同窗好友，1981年春
節，他父母攜兄妹從山東老家來鄭州過年，劉老師
打電話讓我設法幫他買點豬肉，我使盡全身解數四

處託人，終於結識了市肉食公司宣傳科科長，宣傳
科長又「走後門」找到門市部主任，如此七拐八拐
七湊八湊，我還給門市部主任送了兩瓶杜康酒，終
於搞到六七斤肉票，翌日一早又悄悄送給操刀的屠
夫兩盒「大前門」，求他手下留情，總算買到一條
十斤重的豬後腿，當即冒㠥鵝毛大雪蹬車送到劉良
家。50歲的劉老師接過這條豬腿，感動的幾乎落
淚，連聲道：「謝謝！謝謝！這下能過一個肥年
啦！」

打工仔攜年貨返鄉
進入新時期，神州大地漸入佳境天翻地覆，城鄉

居民豐衣足食走進小康，辦年貨徹底告別了捉襟見
肘的窘境。不僅各大商場、超市和集貿市場貨品充
足應有盡有，各地還大興便民措施，大張旗鼓舉辦
各種年貨展銷會，火爆景象給冬日帶來許多溫馨和
歡樂。鄭州市進入臘月以來，就分別在中原博覽中
心、國際會展中心、市體育館等地舉辦五六個大型
年貨博覽會，參展商家來自全國各地，引來大批人
流，前來購貨的不只是鄭州市民，還有不少在鄭工
作的外地客，他們在這裡選購各地的特產帶回家過
年。
走進熙攘的鄭州年貨市場，攤位雲集人流如織，

四海貨品齊聚一堂，青島海鮮、廣東香腸、湖南臘
肉、金華火腿、東北木耳、新疆大棗、四川柑橘、
贛州臍橙、安徽板栗、雲南普洱、綿陽蕨菜、孝感
麻糖、寧波年糕、福建筍乾、甘肅枸杞⋯⋯可謂林
林總總目不暇接。鄭州市肉禽市場更是鮮貨充沛生
意興隆。我家附近一個出售雞鴨的小攤販，每天就
能賣出上百隻活雞，入夜還不打烊。一些屠宰場的
直供豬肉價格低於市場20%左右，更是買賣興旺，
每天交易量均達數十噸。

在寧波，年貨市場裡各種堅果、乾果、炒貨和湯
圓、年糕等傳統食品十分搶眼。各大蔬菜基地直供
的各種時令蔬菜物美價廉備受歡迎，剝得乾乾淨淨
的大白菜每斤僅賣0.25元，每天銷售50多噸；冬
筍、萵筍、芹菜、小油菜、黃芽菜等新鮮時蔬不到
半天就搶購一空，迫使蔬菜基地趕緊調運貨源馳援
救急。近日正值外來務工人員返鄉高峰，筆者發現
不少在甬城打工的河南農民包車集體返鄉，他們手
裡都提㠥一大包沉甸甸的禮品袋，一問方知，是他
們打工的公司發放的價值上千元的年貨大禮包。

特色年貨成亮點
日前赴京出差，正逢「全國年貨購物節暨年貨精

品展銷會」舉行，展銷會由中國商業聯合會主辦，
規模之大、貨品之全當屬全國之最。上千家來自全
國30多個省市的知名龍頭企業、綠色食品企業、老
字號企業及地方特色企業參展，舉凡糧油菜蔬、水
產肉禽、南北炒貨、煙酒副食、果品飲料、服裝鞋
帽、圖書年畫等等無所不包。在為期36天的展事
中，每周還有一個主題活動，我去的那天主題是
「食品安全關切民生」，消費者一邊聆聽學習食品安
全知識，一邊挑選自己喜歡的年貨，氣氛其樂融
融。
鄰居一家近日匆匆去香港，他們並非去旅遊，是

參加「赴港年貨團」前往港島「掃貨」的。辭舊迎
新之際，聰明的香港商人頻頻推出主題各異的應節
年貨吸引內地客，大賺了一把。鄭州的幾家旅行社
就與香港商家聯手推出「赴港年貨團」的新招，據
悉每日有上百位河南客赴港購物，超過萬元港幣。
受內地客青睞的香港特產主要有港式糖果西餅、金
銀首飾、美容化妝品等，這些年貨因為富於特色而
頗受歡迎。
在寧波的年貨市場，筆者發現不少來自台灣的年

貨專區。諸如金門高粱、花蓮紅茶、鳳梨酥、金棗
糕和菠蘿、香蕉、蓮霧、芒果等新鮮水果，非常熱
銷。「洋年貨」在寧波也人氣大增成為亮點，大型
超市裡擺滿進口橄欖油和法國乾紅、乾白等洋酒，
以及美國杏仁、印尼花生、日本調料、泰國榴蓮

乾、丹麥曲奇餅乾和夏威夷果等進口果品，人潮洶
湧，與傳統的年貨形成了強烈競爭。這說明在全球
一體化的形勢下，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已經融入傳統
的中國年。在寧波某機關工作的親戚告訴我，他們
單位今年發的年貨已不是螃蟹、炒貨和火腿之類
「老三樣」，而是西班牙產的橄欖油、澳門蛋撻和韓
國泡菜，他太太單位則發的是洋酒。
無獨有偶，在鄭州、北京的大型超市，筆者也發

現不少顧客在「進口商品」區選購「洋年貨」，一
位時尚女郎攙㠥她的老父親，在擺滿威士忌、白蘭
地、伏特加的洋酒面前精心挑選，她笑道：父親是
一位退休外交官，對洋酒情有獨鍾。一位白髮老婦
人剛剛買了日本棒棒糖和意大利巧克力，又來挑選
法國紅酒。商場導購員告訴我：今年進口商品拋棄
了往昔「高高在上」的身價，走向「平民化」，她
指㠥貨架上洋酒說：「這些法國紅酒售價比過去下
跌了三成，那瓶半斤裝的芬蘭產伏特加每瓶僅售58
元，很便宜耶！」一位中年男士補充道：「進口食
品飽含異國口味又凸顯品位，春節裡用於招待客人
很不錯！」

年貨的變遷

■
年
貨
的
變
遷
反
映
出
社
會
的
變
革
。

網
上
圖
片


